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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骗、玩弄就是烧，
烧秤即称秤短斤少两。
例如：“三斤香蕉咋个才
这点，肯定烧了秤”，“你
不要烧秤哈，我要去公
平秤约（复）秤”，“不要
去那个摊子买，那个摊
子要烧秤”。

天气热，很难经佑
（照料、侍候）胃口，但又
不能不吃。有了，竹荪
炖鸡清淡营养，烧青海
椒拌茄子下饭，炒蕹菜
（空心菜）搭嘴。买菜都
在住家街对面的市场
买，走了几个摊子，一个
摊子上的蕹菜我看起
了，小叶子，秆秆粗，扎
成一把一把称斤斤子。
我要了一把，太婆称的，
7.4 元。天天都买菜，今
天蕹菜咋个有点贵喃？
我提出只要一半。太婆
女儿过来说：“总共三四
元钱，这点你都要不完？”

她一边说一边把捆
蕹菜的草绳解开放在秤
盘上，称了一下说“总共
才4元3角你还要分？”

我怕听错了，问了
她 两 道 她 都 说 4 元 3
角。我要了这把蕹菜，
告诉她太婆给我称的 7
元4角，女儿不吭声。看
太婆，像没事人一样靠
着菜筐看远方。

买了茄子，回家才
发现提着竹荪的那个袋
子在哪掉了都不晓得。
去买茄子的摊子刚开口，
卖茄子的大姐就从摊子
下给我把竹荪袋子拿出
来：“这么贵的东西，我都
给你拣倒底下的。”

一山有四季，十里
不同天。这个茄子摊和
蕹菜摊就隔了条巷道，
人和人的差别有这么
大？这袋竹荪要是掉在
蕹菜摊子上，我可能就
找不回来了。再三谢谢
卖茄子的摊主，她说，

“顾客的东西我们都要
拣倒的。在这卖好多年
菜了，一直都规规矩矩
经营，你要有个灯（儿）
牙王麻子（不良行为），
人家哪个来照顾你哦！”

这话，真应该让那个
卖蕹菜烧秤的太婆听到。

肉墩墩、憨
朴朴的婴孩儿人
见人爱，孩子稍
有哪里不好，无
论是凉了、热了、
饿了、呛了、擦
了、碰了……都
像是疼在自己身
上、心上，恨不能
替孩子顶着。

在 大 山 大
水的渝东巫山，
有个规矩：奶娃
儿抱着感觉较
沉，说这娃儿好

“疼手”，而讳言
“重”字。与轻
相反的重，在巫
山人看来是言
指东西的，孩子
是黑眉亮眼活
鲜鲜的人，可不
是锄头砧板红
苕蔸疙瘩之类
的东西。

妈 妈 生 了
老二，刚上小学
的老大可兴奋
了 ，总 想 抱 一
抱，自己都还是
小不点，当然有
些吃力，抱了不
到两分钟就喘
粗气说，“快，
快，妈妈你抱，
弟弟好重啊！”
妈妈连忙接过
孩子。一旁孩
子的奶奶，却向
老 大 马 起 脸 ：

“弟弟是人，又
不是哪样东西，
怎 个 说 重 呢 ？
说疼手——弟
弟蛮疼手！”

如 果 你 是
外地人，到了巫
山，言及婴孩之
轻重，为了不致
让人家不高兴
和使自己尴尬，
记住：当作形容
词时说“疼手”，
而作身体成长发
育之一指标，即
名词时，说“重”；
想知斤两就问

“多重”，欲知重
不重可就得问

“疼不疼手”啦。

“担挑”或“挑担”本指“连襟”，
是姐夫和妹夫的一种亲戚关系。俗
称“一担挑”“担子”“老挑”。“担挑
挑”只多一个字，意思则天壤之别。

在农村生活的话，离不开肩
挑。吃的、用的、烧的都是用箩筐
装上靠人力运输，从事这项劳动就
叫担挑挑。担盐的叫盐挑挑，挑煤
的叫煤挑挑，卖米的叫米挑挑，不
一而足。担挑挑的人身强力壮，一
百七八的挑挑不在话下。平常人
家扁担是平的，担挑挑的是向上翘
的。他们担着挑挑，一边走一边摆
龙门阵，中气十足，未见其人，先闻
其声，瞬间飘过。

住户的堂屋都有门槛，高门大
户门槛高。担着东西进出极不方
便。担挑挑的人便会玩笑说：“你
有高门槛，我有翘扁担，担你不过，
我再挽一转（圈）。”

一般人担担子用双肩，担挑挑
的人多用单肩，随着担子的上下起
伏，他们像是踩着舞曲的节奏，多
的是愉悦，少的是郁闷。行人如没
负重与他们相遇，早早就为他们闪
开了道，美其名曰：“轻车让重车。”

有些地方把青年男女的订婚
仪式直接说成担挑挑。两个适龄
年轻人，经媒人撮合，约定相见地
点，邀上家长，初见一下。看看对方
的身高、长相、说话方式、文化程度、
对方家底。有了意向，而后互访，了
解各自家庭在当地的口碑。一段时
间后，男方会主动提出担挑挑。

家庭殷实的男方，往往准备两
个挑挑。第一挑里要备女方一家
人的新布料，用于缝制新衣，每人
一套，女友至少两套以上。第二挑
里则是肉、酒、面、蛋、大公鸡、鞭
炮。女方家的七大姑八大姨都会
参加，鞭炮一响，乡邻便知：“某某
家的姑娘担挑挑了。”这样，双方的
恋爱关系才算确定下来。

走到这步不要以为就万事大
吉，中间还有很多变数。李家女与
张家男已担挑挑，后李家女不满
意，要退挑挑。李家母亲对准女婿
很看好，一看这事要黄，竟号啕大
哭，但哭也没能使女儿回心转意。
张家曾经买的布料、送的吃的，则按
市场价折算成钱一并拿走。你说高
了，我说低了，往往不欢而散。也有
好聚好散的，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
丈。你大方，我也不吝啬。

退了挑挑，总得还担挑挑。某
家男快成人时，人们常开玩笑说：

“担得挑挑了。”询问某家儿女婚
事：“担挑挑没？”担了挑挑，已进
入正式议程。没担挑挑，八字还
没一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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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朋友请吃饭，坐下来点好菜之
后，服务员问：“两位先生喝点啥？白酒还是
啤酒？”

还没等朋友说话，我就抢先道：“不（音
“bo”）！什么都不喝！”

服务员对我说：“这位大哥是盐亭的吧？”
听到“不”就知道是盐亭的，这可以说是

盐亭人的标志之一。因为盐亭人说“不”字
不是念的“bu”，而是“bo”，所以周围的人一
听到这个发音，就知道是盐亭的。曾经有流
传甚广的笑话，说一位盐亭人到外地亲戚家
去做客。大家坐在一起摆龙门阵，亲戚问，
吃花生不？我们这位老乡不假思索随口答
道：不！于是亲戚就赶紧剥了不少的花生米
放在旁边。早上吃早饭时，亲戚拿起一枚鸡
蛋问：吃鸡蛋不？这位老乡同样答道：不！
亲戚说：你们盐亭人真懒，吃鸡蛋也要人剥，
这我可没法剥！见亲戚有些不高兴，老乡又
是摇头，又是比划，搞了半天才弄明白，原来
盐亭人把“不”念成了“bo”。

独特的发音除了这个“不”字还有局长
的“局”。局，盐亭人读的是“jiao”，于是局长
就变成了“脚掌”。笔者原单位有位年龄偏
大的同事，盐亭口音比较重，到市局出差人
混熟了，市局的同行看见他来，就笑吟吟故
意问道：“××，你们的脚掌今天来了没？”他
知道这些同行在开他的玩笑，于是灵机一动
道：“报告××，我们的脚掌今天没来，首长
来了的！”大家哈哈大笑。

除此之外还有绿落不分、万院不分等。
下面这段话也是外地人经常用来考验盐亭
人的。这段话可能找遍天下怎么念都不会
押韵，唯独盐亭话读起来是押韵的。这段话
是这样的：

“ 今 天 是 星 期 六（lo），我 到 邮 电 局
（jiao），买张报纸读一读（do）。刚一进屋
（wo），碰 见 了 叔 叔（shuo），叔 叔 对 我 说
（shuo），宁 可 食 无 肉（ruo），不 可 居 无 竹
（zho），喊我好生学一学（xuo）。”

每句最后一个字全读的入声，实在是太
押韵了。

还有一首童谣“秃子秃（tuo），油漉漉
（lo）。牵上街，卖不脱（tuo）。牵回来，拴在
墙角角（jiao）。”也是这样的，全是按中古汉
语的入声押韵。

其中又尤以西充、射洪交界的金孔腔和
剑阁、南部、梓潼交界的石牛庙腔最为独特。

金孔腔中月、雪、缺、白、麦、折等也都读
的是入声。八和百不分，把起先（当初之意）
说成是林思爸，把后来说成洞仙。

石牛庙腔把狗读成“jiu”，盐亭的敬
（gou）姓读成“jiu”，沟读成“jiu”，口读成
“qiu”等。

这些盐亭话，明显有别于广为人知的鞋
孩不分、前后鼻音不分、翘舌与否不分的四
川话，而是在四川话基础之上又有新的特
点。有位文友就曾经总结道，奇特的盐亭话
具有音量高、口音重，带古巴蜀语特点入声
腔，是明末清初各地移民来盐亭后相互糅合
的结果。


